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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日
本
著
名
作
家
渡
邊
淳
一
逝
世
。

人
們
注
意
到
他
是
一
位
反
戰
、
反
軍

國
主
義
的
作
家
。
他
曾
譴
責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和
朝
鮮
的
戰
爭
罪
行
，
認
為

日
本
應
該
正
視
這
段
不
光
彩
的
侵
略

歷
史
。

但
人
們
更
多
的
是
關
注
他
那
獨
特
的
視

角
創
作
的
小
說
。
由
於
他
受
過
完
整
的
醫

學
教
育
，
曾
當
過
十
來
年
的
外
科
醫
生
。

所
以
他
在
小
說
中
描
述
人
的
心
理
狀
態
和

生
理
狀
態
特
別
到
家
。
因
此
他
的
最
著
名

的
小
說
︽
失
樂
園
︾
，
光
在
日
本
的
銷
數

已
經
逾
三
百
萬
冊
，
而
且
譯
成
多
國
文
字

出
版
，
並
拍
成
電
影
和
電
視
劇
。

︽
失
樂
園
︾
描
寫
一
對
有
夫
之
婦
和
有

婦
之
夫
的
不
倫
戀
情
，
並
露
骨
地
描
述
他

們
情
慾
和
感
情
的
交
纏
。
其
描
寫
的
細
緻

之
處
，
難
免
令
人
聯
想
到
是
不
是
作
者
的

親
身
體
會
。

︽
失
樂
園
︾
之
所
以
轟
動
，
是
它
描
寫

了
現
代
社
會
生
活
緊
張
、
職
業
男
女
向
上

奮
鬥
的
苦
惱
，
因
而
需
要
在
另
一
方
面
取
得
宣
洩
的

心
理
狀
態
。
在
西
方
發
達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婚
外
情

比
比
皆
是
。
許
多
政
壇
名
人
因
而
鬧
出
桃
色
新
聞
。

如
美
國
和
法
國
總
統
、
意
大
利
總
理
以
至
英
國
首

相
，
都
曾
成
為
小
報
和
八
卦
周
刊
的
主
角
。
英
國
查

理
斯
王
子
和
美
麗
的
戴
安
娜
王
妃
各
自﹁
搵
食﹂
的

婚
外
情
，
更
是
轟
動
國
際
的
大
新
聞
。

︽
失
樂
園
︾
並
不
能
看
作
單
純
的
色
情
文
學
，
它

和
一
般
低
檔
的
色
情
小
說
大
有
分
別
，
有
人
把
它
比

作
日
本
的
︽
金
瓶
梅
︾
，
但
也
不
像
。
︽
金
瓶
梅
︾

是
一
部
描
寫
明
代
官
場
黑
暗
和
社
會
風
氣
糜
爛
的
世

俗
小
說
，
其
中
的
色
情
描
寫
又
流
於
粗
俗
和
重
複
。

有
人
又
把
它
和
︽
紅
樓
夢
︾
相
比
，
那
更
不
像
。

︽
紅
樓
夢
︾
是
一
部
描
寫
封
建
大
家
庭
的
內
鬥
和
沒

落
的
偉
大
小
說
，
其
中
的
情
色
描
寫
並
不
多
。
︽
失

樂
園
︾
就
是
︽
失
樂
園
︾
，
如
果
它
是
一
部
模
仿
的

作
品
，
它
就
不
可
能
引
起
如
此
的
轟
動
和
在
日
本
和

世
界
暢
銷
了
。

︽
失
樂
園
︾
的
結
局
是
不
倫
之
戀
的
男
女
主
角
雙

雙
服
毒
自
殺
，
是
情
愛
走
向
極
致
的
昇
華
呢
，
還
是

不
容
於
社
會
的
悲
劇
呢
？
讀
者
只
好
自
行
體
會
了
。

渡邊淳一《失樂園》

去
宜
蘭
，
首
站
是
黃
春
明
在
宜
蘭
的﹁
巢

穴﹂
︱
︱
百
果
樹
紅
磚
屋
。

黃
春
明
是
宜
蘭
羅
東
人
，
所
以
他
是
地
地

道
道
、
土
生
土
長
的
宜
蘭
人
。

他
晚
期
的
文
化
事
業
也
是
發
韌
於
生
於
斯

長
於
斯
的
宜
蘭
。

百
果
樹
紅
磚
屋
坐
落
宜
蘭
火
車
站
旁
，
昔
日
是

宜
蘭
舊
城
，
遍
植
九
芎
樹
。

黃
春
明
在
咖
啡
館
貼
了
他
自
己
製
作
的﹁
撕

畫﹂
海
報
，
上
面
寫
道
：

﹁
請
來
喝
一
杯
咖
啡
，
火
車
會
等
你
。﹂

也
是
黃
春
明
的
手
跡
。

百
果
樹
紅
磚
屋
是
觀
光
宜
蘭
的
必
選
景
點
。

來
之
前
，
已
久
仰
大
名
。

說
起
百
果
樹
紅
磚
屋
，
春
明
娓
娓
道
來
︱
︱

這
棟
紅
磚
的
平
房
建
築
，
原
是
日
本
昭
和
五

年
，
日
本
佔
台
後
的﹁
舊
米
穀
檢
查
所
宜
蘭
出
張

所﹂
，
是
主
要
負
責
檢
評
當
地
稻
米
優
劣
等
級
的

地
方
，
並
負
責
批
售
；

建
築
物
以
拱
形
入
口
、
矩
形
窗
、
英
式
順
丁

︵
交
錯
砌
法
︶
砌
磚
牆
及
日
式
寄
棟
頂
為
其
特

色
；

建
築
於
一
九
三○

年
落
成
，
迄
今
已
有
八
十
多
年
歷
史
，

份
屬
古
建
築
；

宜
蘭
縣
政
府
擬
活
化
建
築
，
交
由
春
明
用
來
經
營
咖
啡
館

式
的
文
化
沙
龍
，
果
然
名
聲
遠
播
，
遐
邇
馳
名
！

且
說
，
春
明
二
話
不
說
引
我
們
直
奔
紅
磚
屋
，
說
故
事
會

時
間
到
了
，
輪
到
他
給
兒
童
講
故
事
。

入
到
裡
邊
，
說
是
咖
啡
館
，
更
像
一
個
偌
大
的
課
室
，
已

有
十
多
二
十
個
兒
童
一
排
排
坐
在
裡
邊
，
聽
一
個
阿
姨
講
故

事
。聽

眾
之
中
，
除
了
兒
童
，
還
有
同
來
的
兒
童
家
長
，
也
有

外
地
慕
名
而
來
的
遊
客
︱
︱
像
我
這
樣
的
不
速
之
客
。

反
正
探
訪
者
找
一
張
土
木
椅
子
坐
下
來
，
一
張
方
形
木
桌

上
，
放
着
咖
啡
、
餐
點
牌
子
，
叫
一
杯
香
氣
氳
氤
的
咖
啡
及

一
些
小
點
心
︱
︱
如
春
明
餅
，
更
可
以
隨
意
從
書
架
上
取
書

閱
讀
︵
書
籍
以
文
學
類
，
包
括
黃
春
明
著
作
及
宜
蘭
風
土
人

情
的
書
為
主
︶
，
或
聽
春
明
講
故
事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春
明
餅﹂
。

春
明
說
，
是
他
讓
宜
蘭
老
師
傅
以
傳
統
方
法
製
作
的
，
共

有
李
鹹
、
柑
桔
、
肉
桂
三
種
口
味
。

所
以
春
明
讓
我
們
慢
慢
細
嚐
，
才
會
品
出
其
中
滋
味
。

春
明
餅
，
呈
米
黃
色
，
小
孩
拳
頭
大
，
為
健
康
起
見
，
不

加
油
，
細
嚼
之
下
，
有
微
香
、
黏
牙
、
回
味
感
，
佐
以
咖
啡

或
熱
茶
，
可
稱
妙
品
。

過
去
聽
春
明
在
大

舞
台
演
講
多
，
在
飯
桌

上
聽
春
明
的
葷
笑
話
更

不
知
凡
幾
。

聽
黃
春
明
給
兒
童

講
故
事
還
是
第
一
遭
。

平
常
給
人
毛
毛
躁

躁
感
覺
的
黃
春
明
，
且

看
他
如
何
幻
化
成
一
個

溫
和
細
心
的
故
事
人
！

（
《
走
馬
台
灣
》

之
三
）

百果樹紅磚屋

常
言
道
：
老
人
家
跌
一
跌
，
可
大
可

小
。其

實
並
非
僅
針
對
老
人
家
適
切
，
對

所
有
人
亦
然
，
只
是
在
一
般
外
傷
和
內

患
分
家
的
西
方
醫
療
制
度
下
，
我
們
往

往
低
估
了
外
傷
對
我
們
的
創
傷
，
在
小
朋
友

身
上
尤
甚
。
我
認
識
一
位
家
長
，
對
這
方
面

很
敏
感
；
聽
過
她
的
故
事
，
令
人
十
分
佩

服
︱
︱
不
是
所
有
父
母
都
有
如
斯
觀
察
力
。

首
先
，
是
由
六
歲
女
兒
發
噩
夢
開
始
，
然

後
她
察
覺
到
兩
隻
門
牙
比
平
時
分
開
了
少

少
。
細
問
之
下
，
才
發
現
數
天
前
，
女
兒
的

校
巴
曾
急
煞
車
，
雖
然
沒
有
釀
成
嚴
重
意

外
，
但
女
兒
的
頭
撞
到
了
前
面
座
位
。
母
親

推
測
可
能
是
頸
部
移
位
了
，
便
帶
她
到
顱
骶

骨
治
療
法
的
醫
師
去
︵
此
乃
輕
觸
式
的
手
法

治
療
，
基
本
概
念
是
糾
正
在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結
構
上
的
失
衡
，
以
恢
復
身
體
的
正
常
血
流

和
神
經
協
調
。
基
本
理
論
如
部
分
非
主
流
療

法
一
樣
，
以
人
體
為
一
個
整
體
，
以
人
體
有

能
力
自
我
修
復
為
基
礎
︶
，
去
了
一
次
，
門
牙
已
回
歸
本

位
，
之
後
亦
沒
有
發
噩
夢
了
。

很
多
時
候
，
我
們
以
為
小
朋
友
有
不
同
的
情
緒
問

題
︱
︱﹁
玩
得
太
瘋
狂﹂
、﹁
哭
得
太
厲
害﹂
成
為
他
們

發
噩
夢
或
專
注
力
不
集
中
的
原
因
，
但
其
實
很
多
時
候
是

與
他
們
的
身
體
狀
況
有
關
，
就
如
疫
苗
令
部
分
孩
子
產
生

自
閉
或
過
度
活
躍
傾
向
一
樣
︱
︱
生
理
和
心
理
從
來
密
不

可
分
。

之
前
在
中
醫
醫
館
也
聽
過
另
一
例
子
。
八
個
月
的
小
孩

心
臟
有
問
題
，
要
換
心
但
輪
候
需
時
，
因
為
實
在
難
以
找

到
細
小
的
心
臟
替
換
。
西
醫
無
計
可
施
，
只
能
叫
父
母

有
心
理
準
備
。
父
母
經
人
介
紹
，
想
試
試
中
藥
，
怎
料

醫
師
把
脈
後
，
摸
摸
骨
，
說
什
麼
藥
也
不
用
吃
，
原
來

是
內
傷
，
骨
和
瘀
血
一
直﹁
按﹂
着
心
臟
，
令
其
不
能

正
常
活
動
。
後
來
醫
師
為
小
孩
做
按
摩
和
以
氣
功
治

療
，
原
先
腫
脹
的
位
置
已
減
半
，
氣
息
也
多
了
，
之
後

慢
慢
再
做
骨
科
。
其
他
圍
觀
的
病
人
都
懷
疑
，
為
什
麼

在
醫
院
沒
有
照
Ｘ
光
？
看
不
到
血
塊
也
該
看
到
骨
。
大

家
的
結
論
是
：
心
臟
科
無
法
想
像
這
是
骨
科
的
毛
病
，

未
必
預
計
會
有
此
一
着
。
醫
師
說
之
前
曾
有
另
一
腦
病

孩
子
也
是
這
樣
，
其
實
是
頸
脊
移
位
，
引
起
腦
部
問

題
；
病
源
是
骨
，
但
西
醫
一
直
在
醫
腦
，
幫
不
上
忙
之

餘
，
還
要
孩
子
承
受
藥
物
的
副
作
用
，
可
見
庸
醫﹁
治

病﹂
，
委
實
害
人
不
淺
。

外傷的影響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張
智
霖
對
婚
外
情
，
有
獨
特
見
解
：﹁
這
是

個
輪
迴
遊
戲
，
我
不
喜
歡
，
有
了
正
印
，
遇
上

小
三
，
又
要
重
複
追
求
、
了
解
、
吵
架
、
磨
合

的
過
程
，
然
後
悶
了
，
遇
上
小
四
，
又
再
重
複

追
求
、
了
解
、
吵
架
、
磨
合
，
悶
了
，
遇
上
小

五
、
小
六
…
…
不
斷
的
輪
迴
，
沒
完
沒
了
，
太
沒
意

思
。﹂張

智
霖
該
早
點
將﹁
輪
迴
論﹂
灌
輸
給
好
友
彭

順
，
替
他
洗
腦
，
彭
順
便
不
會
背
着
太
太
李
心
潔
跟

𡃁
模
李
悅
彤
︵Liddy
︶
搞
婚
外
情
。

李
心
潔
比
彭
順
年
輕
十
歲
，
貌
美
、
影
后
級
數
，

知
名
度
比
彭
順
高
，
形
象
健
康
，
條
件
比
彭
順
好
，

又
甘
願
當
後
母
照
顧
彭
順
與
前
妻
生
的
女
兒
。

彭
順
娶
得
蕙
質
蘭
心
的
賢
妻
還
不
滿
足
，
結
婚
短

短
四
年
便
出
軌
。

男
人
偷
吃
，
不
在
於
正
印
性
格
、
樣
貌
好
壞
美

醜
，
而
在
於
貪
，
貪
開
心
、
貪
過
癮
，
反
正
小
三
投

懷
送
抱
，
主
動
送
上
門
，
不
吃
白
不
吃
，
天
天
珍
饈

百
味
，
偶
爾
轉
換
胃
口
，
吃
頓
菜
頭
菜
尾
。
貪
開

心
，
貪
過
癮
外
，
還
貪
那
份
能
證
明
男
人
具
魅
力
的
滿
足
感
。

所
以
作
為
一
切
比
小
三
好
的
正
印
，
不
用
質
疑
自
己
哪
方
面

做
得
不
夠
好
，
甚
至
整
容
、
改
習
慣
、
變
性
格
來
迎
合
男
人
的

需
要
，
不
管
用
的
，
當
A
變
成
B
，
男
人
又
會
要
C
、
D
、

E
…
…
貪
得
無
厭
。

小
三
明
知
男
人
有
好
妻
子
，
仍
無
恥
公
然
與
人
夫
在
鬧
市
親

吻
，
肆
無
忌
憚
，
也
因
為
貪
，
貪
那
份
戰
勝
知
名
度
比
自
己

高
、
樣
子
比
自
己
美
、
什
麼
都
比
自
己
勝
一
籌
的
妻
子
的
感

覺
。東

窗
事
發
後
，
彭
順
迅
即
飛
到
大
馬
向
李
心
潔
負
荊
請
罪
，

夫
妻
發
聯
合
聲
明
隱
喻
夫
妻
同
心
，
彭
順
以
個
人
名
義
發
表
認

錯
聲
明
，
小
三Liddy

應
知
道
她
在
彭
順
心
中
的
地
位
了
。

﹁
有
咁
耐
風
流
，
有
咁
耐
折
墮﹂
︵
廣
東
話
，
即
要
為
風
流

付
出
沉
重
代
價
︶
。

Liddy

的
如
意
算
盤
是
做
藝
人
，
就
為
貪
一
時
之
快
，
如
今

變﹁
三
失
女﹂
：
失
戀
、
失
形
象
、
失
業
，
這
輩
子
也
別
妄
想

能
做
藝
人
。

李心潔，加油！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不
少
現
代
父
母
用
盡
千
方
百
計
，

希
望
將
子
女
培
育
成
材
，
古
人
又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

宋
代
著
名
詞
人
晏
殊
，
不
但
作
品

流
芳
百
世
，
他
在
世
之
時
，
更
是
位

高
權
重
的
宰
相
。
晏
殊
七
歲
已
飽
讀
詩
書
，

擅
寫
文
章
，
更
在
十
四
歲
之
年
，
參
加
國
家

考
試
，
得
皇
帝
賞
識
，
正
式
成
為
官
員
，
是

中
國
史
上
著
名
的
神
童
。
晏
殊
的
家
人
如
何

培
育
出
這
位
才
華
出
眾
的
才
子
？
據
說
這
與

他
的
曾
祖
父﹁
出
賣
自
己﹂
，
覓
得
風
水
寶

地
有
關
！

話
說
，
晏
殊
的
曾
祖
父
精
通
風
水
學
，
更

在
年
輕
時
四
出
尋
找
落
地
生
根
的
風
水
地
，

希
望
借
好
風
水
振
興
家
族
，
令
兒
孫
安
享
富

貴
。
一
日
，
當
他
走
到
一
個
渡
口
後
，
晚
上

就
發
了
一
個
意
象
奇
怪
的
夢
。
第
二
天
走
到

附
近
市
集
，
更
遇
上
與
夢
境
互
相
呼
應
的
景

象
，
於
是
細
心
觀
察
四
周
的
風
水
，
發
現
當

地
員
外
所
居
住
的
大
屋
，
正
是
附
近
一
帶
的
風
水
寶
地
所

在
。既

然
寶
地
已
名
花
有
主
，
晏
殊
的
曾
祖
父
又
如
何
將
之

變
為
自
己
振
興
家
族
的
立
足
點
呢
？
相
關
的
玄
機
，
正
是

天
命
指
他﹁
出
賣
自
己﹂
的
關
鍵
：
他
留
了
在
當
地
居

住
，
終
於
娶
了
員
外
的
千
金
，
於
是
順
理
成
章
，
繼
承
了

這
片
土
地
，
接
連
再
藉
風
水
之
利
，
造
就
了
家
族
的
興

旺
，
出
了
晏
殊
這
位
令
晏
家
耀
武
揚
威
的
神
童
宰
相
︱
︱

所
以
嘛
，
為
了
讓
子
孫
成
材
，
晏
殊
曾
祖
父
的﹁
以
身
相

許﹂
，
可
能
要
比
現
代
父
母
的
付
出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但
反
過
來
說
，
現
代
的
父
母
要
為
子
女
覓
得
一
塊
風
水

寶
地
，
其
實
已
不
太
可
能
，
惟
有
退
而
求
其
次
，
為
他
們

準
備
一
間
風
水
好
的
住
所
兼
書
房
，
再
為
他
們
選
擇
八
字

好
的
日
期
出
生
，
然
後
按
其
天
賦
作
合
適
的
培
育
，
如
此

就
能
令
他
們
的
先
天
才
華
得
到
加
倍
的
發
揮
，
自
然
容
易

成
為
像
晏
殊
一
樣
自
幼
就
平
步
青
雲
的
人
中
之
龍
！

培育神童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用追星族的話來說，山澗石鱗就是影視圈中的
麥當娜或章子怡。
我也喜歡山澗石鱗。每次赴宴都會看見許多人
期待着這一美人的出現。每次她都會給人以一種
垂涎欲滴的感覺，同時有一種擁抱明星的滿足。
是的，她實在太美了，美到讓人眉開眼笑，口齒
生津。連她的名字也美到讓人無法忘懷。是的，
有時候到某些地方去，餐席上從來都少不了有
「香炸石鱗」、「油燜石鱗」，還有「山澗石
鱗」、「菊花石鱗腿」、「蒜瓣石鱗球」、「橙
汁石鱗串」和「腰果石鱗」等；據說「滿園春大
酒家」創製的「山澗石鱗」，還被列入中國名菜
譜。是的，山澗石鱗向來就被譽為「山珍」，是
最鄉土的美味和高級宴席上的佳餚，將她視為
「國珍」也不過分。是的，有時候美人與佳餚都
同等讓人夢寐以求。
因此我知道，石鱗，學名叫棘胸蛙，是山澗中
所產的一種蛙。江西人叫石雞，為著名的「廬山
三石」之一；福建人又稱蟈凍，閩西北這裡卻喚
作石侖，但菜譜上多稱為石鱗。《清流舊志》
載：「形似蛤蟆，色黑味美。生巖洞中，取者以
火照之，即獲。」《泰寧舊志》云：「在山石中
藏蟄。能吞氣，飲風露，不食雜物。」卻彷彿神
秘化了。《閩中海錯疏》還說石鱗「生高山深澗
間，皮斑肉白，味美」。如是種種，有一點是一
致的，即大家都認為此物清補，治小兒癆瘦和炎
夏瘡毒，為夏日珍品。
其實，關於石鱗，有個非常美麗的傳說，值得
一提。
很久以前，有個人經常在夜半獨自到深山裡去
捕石鱗。他腰繫一隻竹簍、背插一把柴刀，舉着
幽幽的松明火把，時而下山澗，於石縫中尋找，
時而鑽入巖中洞穴摸索，手中的火把光亮搖搖曳
曳，樂得原本藏在暗處的石鱗歡叫起來，紛紛鑽
出來，然後就成了他的獵物。有一次，他不小心
折斷了石鱗的一隻腳，忽然心動，憐憫之心浮
現，於是他把那隻石鱗重新放回山澗，而那隻石

鱗也很奇怪，竟回過頭來望
着那個人，似乎頗懂人情事
理，心生感激。看着那隻石
鱗艱難地泅向山澗，他的內
心既自責又獲得一種莫名的
安寧和快感。
後來有一次，那個人又到

那個山澗中捕石鱗，可是不
小心被毒蛇咬傷，正當他奄
奄一息之時，那隻斷腿的石
鱗出現了，與那條毒蛇惡鬥並趕走了牠，然後不
知從哪裡銜來幾根草放在那個人腳邊，又朝那個
人「咕咕——」地叫着，示意他用草藥敷傷，那
個人因此保全了性命，回到家中，從此不再捕石
鱗，並於內心深處對石鱗敬若神明。這確實是個
非常美麗的傳說，也是我喜歡牠的原因。
不過，也許有人會因此質疑，石鱗如何敢與那
條毒蛇惡鬥並趕走牠呢？
見過石鱗與毒蛇搏鬥的人就知道，石鱗是用兩
隻粗壯的前腿去箍住毒蛇的「七寸」，而毒蛇一
旦被牠箍住，只能齜牙咧嘴，拚命蠕動，但無計
可施，經過一番纏鬥之後，毒蛇只能因精疲力竭
窒息而死。毒蛇對石鱗從來都是又愛又恨。
說到這裡，想起不久前，鄰居老趙因買石鱗，
鬧了一個笑話，記憶猶新。
那天，他照例一大早就到市場去買菜，剛要進
入菜市場就被門口一個賣石鱗的人叫住，「老
趙，你買菜呀，石鱗要不要，今天的石鱗又肥又
美，帶兩隻回去吧。」聽那人這樣一說，老趙笑
了，就買了三隻石鱗回去。那人認識老趙，知道
他喜歡吃石鱗，所以很快就成交了。老趙是個模
範丈夫，家裡一切基本都是由他打點，包括炒菜
和打掃衛生。老趙是個很講究衛生的人，也精於
烹飪，最拿手就是「油燜石鱗」。
可是那天，當老趙準備將買回來的三隻石鱗好

好烹飪一番時，沒想到抓起石鱗一看，立刻傻眼
了，只見那三隻石鱗皆有問題，兩隻前腿又紅又

碩，好像受傷或被什麼毒
物咬過一樣。老趙最忌諱
的就是這種東西，認為不
乾淨。一怒之下，老趙本
來要將那三隻石鱗全部扔
掉或放歸野外，讓其自生
自滅，可他老婆不同意，
認為扔掉十分可惜，因為
石鱗本為「山珍」，市價
不菲。老趙說不過老婆，
只好下廚。不過，當老趙
看到那三隻石鱗的那兩隻
又紅又碩的前腿時，還是
覺得非常噁心，二話不說

就把它們切掉，扔進垃圾桶裡。
第二天，老趙又準時一大早就去市場去買菜，
剛要進入菜市場又被門口那個賣石鱗的人叫住，
「老趙，你買菜呀，石鱗還要不要，今天的石鱗
也很好，帶兩隻回去吧。」不說不打緊，一聽之
下，老趙氣得差點說不出話來，但還是決定討回
一句公道話。老趙說：「你這人也太不夠意思
了，我算是你的好客戶吧？你有好的石鱗哪次我
沒有向你買，你怎麼可以將不好的石鱗也賣給
我，再說我也從不少給你一分錢，你怎麼可以這
樣？再說，那種不好的石鱗你本來就不應該拿來
賣，放回大自然多好，賺錢也要講點良心，是不
是？」
那人被老趙這麼一說，莫名其妙，就問：「老
趙，你這話從何來？我怎麼聽不明白呢？」
「還不明白？昨天你賣給我的那三隻石鱗就全
部不好，我本來就要扔掉。」
「那三隻石鱗到底怎麼了？」那人問。
「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那三隻石鱗兩
條前腿又紅又碩，好像受傷或被什麼毒物咬過一
樣。」
聽老趙這麼一說，那人笑了，問老趙：「你把
那兩條前腿怎麼了？」
「還能怎樣？切斷。扔掉了。本來都不想要，
想把三隻石鱗全放了。」
「你真的把那兩條前腿全扔掉了？」那人不無

惋惜地說：「老趙啊老趙，我該說你什麼才好

呢？把好東西賣給你，你不懂得珍惜還怪我。」
「怎麼說？」老趙問。
「你真是不懂。那兩條前腿又紅又碩，不是受
傷也不是被什麼毒物咬過，而是那三隻石鱗是公
的，而且正在發情期，這樣的石鱗才是上品，你
真是不識好貨。」那人說。
老趙愣住了，問：「有這回事？」
「還騙你不成？」
「那我錯怪你了。不好意思。」
「沒關係，以後可別再扔了，公的石鱗最寶貴
就是那兩條前腿。」
聽那人這麼一說，老趙蹲下來，又抓起其中兩
隻公的石鱗看了看，果然也是那樣，於是就信了
幾分，知道自己可能已經犯下常識性毛病，不
過，他還是將信將疑。
那人似乎也看出老趙還在狐疑，於是又給老趙

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他說，以前賣的石鱗都是野生的，也就是晚上
到深山裡去抓的，後來經過多次實踐，終於實現
了人工養殖，但也鬧過笑話。有一次，他發現，
自己所養的石鱗在產卵期間突然死了很多，而
且，經過仔細觀察後發現，死去的石鱗都是母
的，這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為此，他不僅查了許
多有關養殖資料還諮詢了一些有關專家，但也得
不出結論。他想，以前人們常說，石鱗只有野生
的，人工無法養殖，他開始有些相信了。不過，
他還是不服氣，畢竟已經花了許多錢和心血在上
面，就此放棄只能血本無歸。正當他為此發愁之
際，終於讓他有個意外的發現，他發現那些死去
的石鱗遺體，其腹部都有被揉傷的痕跡，他感到
非常奇怪。為了解開這個謎團，他連續幾個晚上
不睡覺，經常半夜起來觀察石鱗的生活狀況，功
夫不負有心人，他終於找到母石鱗集體死亡的原
因。原來母石鱗之死是不堪公石鱗的百般求歡所
致。後來，他特意在養殖場裡多養了雙倍的母石
鱗，終於化解了母石鱗生存的困境。天地間有些
事情真的說不清楚，陰盛陽衰或陽盛陰衰都不
好。
老趙聽了那人講完養石鱗的故事後，哈哈大

笑，也化解了自己鬧笑話的窘境。
總之，石鱗也多情，不亦樂乎。

石鱗也多情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台
灣
發
生
捷
運
殺
人
事
件

之
後
，
台
港
兩
地
傳
媒
都
有

大
幅
報
道
，
更
有
從
精
神
心

理
與
社
會
角
度
來
探
討
成
因

及
如
何
避
免
的
做
法
。
主
要

的
結
論
，
是
呼
籲
大
家
減
少
使
用

現
代
科
技
的
電
腦
、
智
能
電
話
、

社
交
網
絡
等
，
特
別
是
不
要
日
日

埋
首
沉
迷
於
殺
戮
的
遊
戲
，
成
為

不
與
外
界
溝
通
的
宅
男
，
以
及
別

做
低
頭
族
，
別
只
顧
用
簡
訊
溝
通

而
忽
視
面
對
面
的
談
話
。
這
些
都

會
導
致
心
理
和
精
神
上
的
不
平

衡
。這

是
現
代
科
技
必
然
帶
出
的
問

題
，
抑
或
是
人
類
過
於
沉
迷
其
中

的
偶
然
現
象
？
行
兇
者
是
大
學
生
，
分
析
他

的
生
活
後
，
得
出
的
結
論
就
是
缺
少
人
際
的

溝
通
，
沉
迷
電
腦
的
殺
戮
遊
戲
，
把
虛
擬
的

世
界
和
真
實
世
界
混
淆
了
。

然
而
，
有
不
少
年
輕
人
也
有
如
此
情
況
，

這
些
人
都
會
步
這
個
青
年
的
後
塵
嗎
？
抑
或

他
的
做
法
和
想
法
，
只
是
偶
然
性
，
而
不
是

必
然
性
？

在
捷
運
車
廂
裡
，
那
些
被
殺
的
人
，
他
們

的
死
亡
是
偶
然
還
是
必
然
？
傷
者
呢
？
為
什

麼
那
四
個
人
必
然
死
亡
，
而
二
十
多
人
卻
偶

然
受
傷
？

記
得
有
個
人
參
加
了
內
地
的
相
親
節
目

後
，
雖
然
沒
有
牽
手
成
功
，
但
收
到
無
數
電

郵
願
意
交
往
，
他
都
沒
有
理
會
。
偏
偏
有
個

在
香
港
做
事
的
女
子
，
剛
好
因
為
生
病
在
家

看
到
他
在
節
目
裡
的
一
句
話
被
感
動
，
不
使

用
社
交
網
絡
的
她
，
突
然
發
了
個
電
郵
給

他
，
而
他
偏
偏
就
只
回
覆
了
她
的
電
郵
。
因

此
，
一
段
姻
緣
成
就
了
。
這
是
必
然
的
還
是

偶
然
的
？

愛
情
的
必
然
性
和
偶
然
性
，
誰
能
說
得
明

白
？
在
捷
運
裡
遭
遇
殺
傷
事
件
，
其
中
的
必

然
性
和
偶
然
性
，
又
有
誰
能
說
得
清
楚
？

生
命
中
，
哪
些
是
必
然
，
哪
些
是
偶
然
？

抑
或
通
通
都
是
偶
然
？
從
偶
然
能
測
出
必
然

嗎
？
還
是
在
必
然
中
一
定
會
出
現
偶
然
？
誰

能
告
訴
我
？

偶然與必然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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